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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叫李莹玉。

其实我原本不应姓李，应姓刘。在陈国，子女通常是随父母之

中权力地位更高的那个人姓。我父姓李，母姓刘，或许不需要多

说，这已经解释了很多问题。

我是一个擅长逃避的人，或者说好听点，是个擅长让自己快乐

的人，怎么快乐怎么活。对两天前的我来说，忘记刘澈，忘记帝都

的一切就是快乐，但是燕离的离开或许唤醒了心底的记忆，两相权

衡之下，想起快乐的事，也一并回忆起了不怎么美好的往事。

我和阿澈的关系有些复杂。

他的父亲是我母亲的弟弟，我的父亲是他母亲的哥哥，我长他

一岁，论理他该叫我一声表姐，我母亲病逝后，他父亲继承了皇

位。给你一分钟时间理清其中关系，然后我们继续回忆不太美好的

往事。

突然想起曾经向我推销《如来神掌》的那个神棍，其实他的话

也不全然是假的，比如他说我有王者之相。如果当年没有人从中作

梗的话，那么我即便不是陈国女皇，也该是储君了。

我的母亲是陈国第十七任女皇，十三岁那年遇到了我父亲李

岚，从此眼里心里再也容不下其他人了。母亲说因为遇到了那个

人，所以其他人再好，也是将就。她是个很骄傲的人，决断、果

断，力排众议立了我父亲为凤君，尽管他只是一个地位卑下的乐

师。

阿澈说爱我，就像他的父亲深爱我的母亲，其实还是有些差

别。他是我的表弟，而皇上，和我母亲是双生姐弟，尽管他们长得

一点都不像。皇上肖母清俊儒雅，母后肖父杀伐决断。据说，我的

眉眼像极了母亲，却也依稀可辨父亲的秀雅容貌。阿澈和皇上有六

分相似，这也是他不得宠的原因。皇上那人，眼里心里，只看得到

与我母亲相像的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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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想，皇上还是挺可怜的，他深深爱着一个不能爱，注定了不

会有回应的人，只能到处搜集她的影子。这也不难理解，为何当年

他第一次见到我会那么失态，后来又对我百般照顾，因为在这世

上，不会有比我更像她的人了。这不只是容貌，还有血缘。

依然记得十五岁那年，皇上巡视国子监，我第一次面圣，他很

是惊喜地牵着我的手，问了我许多话，还赏赐了我许多珍宝，着实

将我吓了一跳。那之后三番五次地召见我，终于引起了皇后的注

意，再加上太子可能是脑子让门夹了，莫名其妙地跑到宫里跟皇

上说，他要立我为太子妃——我发誓自己从未给过他任何可能性暗

示。皇上估计也想接我进宫，没想到让太子抢了先，如果他再开

口，就会被人说跟儿子抢女人，这让他很是恼怒，斥责了太子不务

正业等等，便罚他禁闭三个月。

我偷听到这个消息时，虽然仍不知道自己的身世，不知道皇上

是我亲舅，但无论是皇帝还是太子，都不是我想招惹的人，那时我

的心里只有师傅一人。左思右想，当日便决定先下手为强，跟师傅

把饭煮了，然后又一溜烟跑了……

树欲静而风不止啊！

我这一生，实在是太招摇过市了！

暗门的人，一拨要抓我，一拨要杀我，从乔羽透露的信息来

看，暗门直属陈国第一家庭，也就是皇帝、皇后、太子三人，要抓

我的是太子，那要杀我的，便是皇帝与皇后之一。

彼时，我认定是皇后派人杀我，因为我不但“勾引”了她的

丈夫，还“勾引”了她的儿子，闹得父子反目，太子地位岌岌可

危——生生一个“无盐祸水”！到了帝都一打听，才知道事情远非

我想象的那么简单。

若只是我一个人的问题，怎么可能会震动朝纲，师傅堂堂丞相

被软禁宫中，连太子都不得随意行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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夜里潜入墨惟府上，方才知道，他是真正的闷油瓶——他是最早

知道我真正身世的人，却忍了足足十年没有开口。

描金的扇子横在胸前，他笑得一派风流：“你以为你义父留给

你的那块玉牌是什么东西？”

义父留给我的玉牌，他只说过，再艰难都不能当了，后来我便

交给了师傅，再没有动过。

墨惟说：“当年延熙女帝，也就是你母亲，雕琢玉玺之时，从

和氏璧上分出方寸大小，亲手刻成玉牌相赠岚君，许一生相守之

诺。这玉牌，只要是见过玉玺的人，真正识玉的人，一眼便能看出

来历。天下间绝无第二块。”

于是，那一夜间，我这个无父无母的野孩子，突然被告知，你

娘是女皇，你爹是凤君，你本来可以当皇帝的，不过有人把你偷走

了，气死了你娘，你爹也出家了，你之前没有死是人家失算，现在

要来补上一刀了……

沉默片刻之后，我问他：“那当年抱走我的人，是谁？”

“是你义父。”墨惟敲着桌面说，“但指使他的人，是皇后。

这是皇后最大的失误，她不该找一个曾受过岚君恩惠的人，一个有

良知的好人……”墨惟轻轻叹了口气，“我听你描述你义父时，心

里便有数了。那个时代我虽未曾经历，但亦听过不少。宫里近身侍

卫十三人，号称鹰组，皆是生死磨炼出来的高手。如今的皇后，当

年虽然只是王妃，却有一个权倾朝野的父亲，暗中联合了大批文臣

武官，在延熙女帝怀孕待产期间，包围了她的势力。如果延熙女帝

当年不是难产后体弱又气急攻心而死，宫变也是无可避免的。不要

怪你义父，他没得选，如果他不这么抱走你，也会有其他人这么

做，而别人会杀了你，他才能保全你。你义父身上的重伤，便是后

来遭受鹰组围攻时落下的。”

我背靠着墙壁，听他说了许久，脑中渐渐清晰了起来，一幅幅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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画面晃过，好像亲眼看到了当年的景象。

嗬……男女平等啊，所以在皇位的防备上，敌人多了一倍。母

亲……母亲她是否想到过，对权力充满了欲望的，不是亲弟弟，而

是弟妹……

我的舅舅和他的皇后，一个爱美人，一个爱江山，可惜两者都

不是他们应该爱的。

“现在的局势是，帝后皆查明了你的身世，皇帝要废了太子，

将皇位还给你。而皇后自然不肯，我们的陛下情太深，皇后又恋栈

权位——凤囚皇，陛下病危，这帝都的天，要变了。”墨惟感慨

万千。

“我师傅怎么办？”我急问道。

“朝中早有清党和王党。清党自命清高，王党乃皇后死党，东

篱游走两党之间，分寸倒是能把握好，但如今你身世曝露，皇后自

然把他打为你的‘李党’。”墨惟摇摇头，叹道，“所以我不喜欢

政治，动不动分朋党，一朝天子一朝臣。皇后现在还不能动他，毕

竟他民心威望都在，但也绝对不会放了他。小玉儿，我知你无心帝

位，但总有人要拿你祭台，告诉我，你要怎么做？”他兴味盎然地

看着我，就像是一个兴奋的看客，丝毫不能体会我的悲愤……

我冷笑一声：“我无兵无卒，孤身一人，拿什么和她斗？大不

了一命换一命，让她放过我师傅！”

墨惟不大乐意了：“傻丫头啊，你没有兵，不会找人借吗？你

不想要这江山，想要的人可大把都是。”

我一挑眉，疑惑问道：“谁？”

“有一个人，韬光养晦了许多年……”墨惟握着折扇，轻轻

敲着下巴，眼中精光一闪，似是十分期待，“不鸣则已，一鸣惊

人！”

我嗤笑道：“既然是韬光养晦，如何就被你知晓了？既然被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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知晓了，那韬光养晦也不见得如何高明了。”

“此言差矣。”墨惟反驳道，“除了我，可没有第二个人看出

来了。想我墨惟，往前推三百年，往后推三百年……”我一把拍上

他的嘴巴，把他那恶心的话堵在嗓子眼里。

“告诉我，是谁。”

他眨了眨眼，移开我的手，细长眸子一弯，笑眯眯道：“六皇

子，刘澈。”

刘澈这个人，在我脑海中早已模糊了面孔，依稀记得是离我很

近的一个少年，长得像他的皇帝父亲，俊秀无双，年纪小的时候总

喜欢跟在我身边，在以为我没有注意到的时候偷看我。作为一个不

受宠的皇子，他在国子监地位很低，属于出气筒的典型，成绩也一

般，不会垫底被点名批评，也不是被表扬的对象，夫子说起刘澈，

总是“中规中矩，差强人意”八个字。

很难想象，他会是墨惟口中韬光养晦了五六年，唯一有能力颠

覆皇后政权的皇子。

更没有想到的是，他除了是我的表弟，还是我的堂弟——墨惟

说皇家的婚姻关系十分复杂，果然没有骗我。

皇帝病危，诸皇子蠢蠢欲动，六皇子刘澈没有人看好，在帝都

阴云下，难得安宁。

去之前，我问墨惟——你有把握他会帮我？

墨惟笑曰：“我不知道他会不会帮你，但他会帮东篱，只要东

篱愿意帮他。一旦他登上皇位，你也不会有事——他很清楚，单凭

你一己之力，一个名号，根本不可能与他争夺帝位。”

于是，那一夜去见刘澈，我却不是为自己，而是作为师傅的代

言人。

月色清朗，弱冠少年秀雅出尘，焚香调素琴，一曲春江花月

夜祥和得听不出一丝杀气，我以为，他会弹弹《十面埋伏》什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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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……

最后一个音符颤悠悠地停在指尖，他仰头看向我藏身之处，微

笑道：“你出来吧。”又低头叹道，“常听人言，知音至而弦断，

为何我这弦却都安好？”

我噎了一下，从黑暗中走出：“那是因为，我不通音律。”

我这人，不通音律，荒腔走板，一会儿不靠谱，一会儿不着

调。

这少年的眼睛稍显得圆润。细长眸子显心机深沉，圆眸润瞳则

显天真无邪，他那双眼睛，看着便叫人心软，一身月白长衫衬着那

姿容，谁能相信他手中养了三千死士——果然人不可貌相。

我在他对面盘腿坐下，他递了一盏茶过来，我接过了放在一

边，听他温温润润地叫了我一声：“阿姐……”

看样子，他什么都明白了。

我自知是个对感情迟钝的人，但连墨惟都瞒过了，刘澈小儿功

力颇深。

那时我只当他是客气，便也同他客气了一番，他叫我一声“阿

姐”，我叫他一声“阿澈”。他听了好似很开心，眼睛弯了起来，

晶亮晶亮的，看得我也忍不住咧嘴傻笑。

“那啥……”我挠挠头，“我的来意，你想必都明白了。”

“嗯。”他点点头，微笑，“没问题。”

“啊？”我怔了一下。

“我会救出沈东篱的，只要他站在我这边。”他低下头，拂了

拂衣袖上不存在的尘埃，声音里颇有些委屈，“你知道，我身边的

人太少了，王皇后的势力过于强大……”

这孩子，太能激发人的母性。我忍不住想伸手摸摸他的脑袋：

“放心放心，这天下是姓刘的，让他们姓王的滚蛋去！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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他抬眼看我，眼里有玩味的笑意：“姓刘的？”

“嗯！”我肯定地点点头，“是你们姓刘的，我不姓刘，我姓

李。”

我表明立场，他眼中闪过异色，随后眼底笑意一点点漾开，这

水波深处到底藏了些什么，却不是我能看懂的。

那时我心里便想，他也是一个蓝颜祸水，披着羊皮的狼。

因为涉及朝廷斗争，我让唐思避嫌，以免唐门被殃及。他虽不

悦，却也不能反驳，便在城外住了下来。乔羽对大内了如指掌，夜

探深宫，便由我二人执行。

恍惚想起小时候与乔羽初遇那次，那时似乎看到皇后与某个将

军深夜密谋，这些官员入夜不得进入进宫，更何况是和皇后窃窃私

语，当初看着事不关己，现在想来暗骂自己糊涂。

和乔羽摸到了皇帝寝宫，乔羽放倒了外面的人，我走到皇上床

前，他像是感觉到什么似的睁开了眼，看着我，露出一个有些缥缈

的微笑。他说：“皇姐，你来看我了，你不怨我了吗？”

我心想，他估计命不久矣了。

我跪在他床前，他努力地睁大了眼睛想看清我，颤抖地覆上我

的右手。

“皇姐，你的孩子不是我抱走的，你相信我。”他吃力地说

着。

我不忍心地点点头说：“我相信你。”

他怔了一下，扯出一个苦涩的笑脸，像是欣喜，又像是悲伤。

“她回来了，我把你的江山、你的梦想都还给她，你说好

吗……”

他一个年近不惑的男人，对我露出近乎依恋的神情，唉，这又

何必呢……都是劫……

我说：“她不想要的，你还是收着吧……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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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龙椅太烫，我怕烧着屁股。

他还想说什么，但这时外面传来脚步声，我警觉地收回手，百

忙之中不忘把昏倒在地的两个宦官踢到角落里，然后躲到梁上。

宦官领着一中年太医进来，那太医走着走着，忽地脚下一顿，

非常短的一个凝滞，但我察觉了，他眼角的余光仿若向我的藏身处

瞥来——怎么可能？他怎么可能发现我？只是凑巧？

便在这时，那领头的宦官觉得不对劲了，四下一扫，奇道：

“那些小宫人都到哪里去了？”

我心中一紧，握住了乔羽的手，宦官后退了一步，大叫道：

“不对！来人啊，有刺客！”

我转头看乔羽，轻声问：“走，还是留？”

乔羽一皱眉，道：“走！”

话一出，两人同时飞跃出宫殿。前院里，弓箭手就位，长枪兵

就位，刀兵就位！

以我们的轻功，这些人并不能动到我们分毫，弓箭如雨而至，

我右手支在屋檐上，长腿一扫挡掉一批，几个起落跳出射程范

围——真正的对手来了！

蜀山见过一次的，这是第二回见了。

看着围上来的一群黑衣人，乔羽的面色十分凝重。我闲闲地拍

了拍手，调笑道：“乔羽，你走了以后，暗门的女子得多寂寞啊，

只剩下些歪瓜烂枣了。”

这时，一男子拨开众人上前，我注意到乔羽脸色一变，再转眼

去打量来者，第一反应——宦官？

那人俊美得不像男人，阴柔太甚，五官显得极其妖媚，尤其是

那眼角的纹路，简直勾魂摄魄。

“叛徒，杀无赦！”那人盯着乔羽，狠狠下令。这声音一出，

我便知道，他确实是宦官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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可惜，可惜了……

乔羽的功夫比场上所有人都胜了不止一筹，不过双拳难敌四

手，一时不败，但长久下去定然不行。这些人不会要我的命，至多

将我致残，对他却是毫不留情的致命攻击。我猛对他使眼色，让他

快走，他却对我视而不见，急得我满头大汗。

那一边，华丽装扮的女子匆匆而来——唉，皇后，果然是气势凌

人，让我恨不得在她脸上踩几脚！

皇后眼中闪过狠色：“李莹玉，你再不束手就擒，沈相就性命

堪忧了！”

我向后一避，对劈来的刀大喊一声：“别打了，我投降！”

乔羽啊……不要辜负了我的期望！

他挣扎地留给我一眼，终于还是跳出战圈了。

皇后对他根本不关心，见我投降，她松了一口气，立刻令左右

之人将我拿下。那死人妖毫不留情地撬开我的嘴灌下黑色药粉——

卸功散！也对，她怕我一身功夫。

死人妖把我押到一个黑暗地宫，皇后娘娘屈尊前来审问犯人。

“把玉牌交出来！”她冷着脸说。

“什么玉牌？”我装傻。

“凤鸣九天！”她咬牙冷冷道，“交出来，我饶你一命！”

切，当我白痴吗？要不是为了套那玉牌的下落，我早被喂砒霜

而不是卸功散了。凤鸣九天玉牌，皇后凤印，和玉玺成双成对，也

是权力的象征，少了那玉牌，她这皇后当得很不是滋味吧。

“我脑子不太好使，你让我见见我师傅，说不定我就想起来

了。”我笑嘻嘻道，“其实，我留着那玉牌也没什么用，你看我一

没人二没钱三没野心四没能力，我拿什么跟你争，你防着我做什么

啊？等皇帝一归天，这天下还不是你说了算，你说是不是？”

她听了我这话，倒是脸色稍霁，又恢复了自信满满的神色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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